人道毀滅 (絕症的貓續集)
　我家黑貓證實患了FIP，無藥可救。牠現在還是跳跳紮，但醫生說，一病發就會急轉直下，建議我們將牠人道毀滅。
　家人驚聞噩耗，哭得死去活來，相比之下，我近乎是冷酷無情，果斷接受醫生建議，排期讓可愛的貓貓安樂死。
　回家上網做research，原來FIP很普遍，是沙士一類的冠狀病毒，不會貓傳人，但就在貓群之間散播，近來由外國傳到香港，獸醫說案例愈來愈多。
　家人哭得死去活來，其實只是一兩個小時的事。死亡是一個程序，有具體的事要安排，例如打煲呔拍一輯靚仔照片留念，例如預備一頓美味的大餐。說三道四、翻衰貓頑皮舊帳、回想牠的病貓身世，這種種瑣碎的談話、安排，淡了情緒，還爆出黑色笑話，盡數傻貓樣衰衰偷食不遂搖尾乞憐的癡事……

由求醫到絕望的三數星期內，亦有一段小插曲，就是另一獸醫，明知是絕症，還建議一系列的檢驗（對，是一系列），第一階段已收千多元，往後更多的心肝脾肺腎逐項探測，將會是一個可觀之數。心想，絕症之貓，何苦翻來覆去、插針抽水﹖貓針到肉，只會叫苦，牠不能拒絕。於是我們換了一個獸醫，他肯定地說，如此田地，你們應考慮放棄。
　一直以來，我是比較冷靜的。生死是自然定律，看開一點，反而能更努力今天。
　然而，家人睡之後，對將要人道毀滅的黑貓，突然就難過起來。所謂看開，只是風說話。
　貓雖然是貓，也是令人珍惜的小生命，會跳會叫、會睡在你身旁，甚至會在早晨準時叫醒女兒上學。
　跳動的心臟停止、敏捷的身體躺下、精靈的眼睛蓋上。死亡的一刻，總教人神傷。
